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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路是上海
中心城区“三纵三
横”主干道中“西
纵”的一段南北向
道路。
“西纵”由曹杨

路—江苏北路—江
苏路—华山路—漕
溪北路连贯而成。
数据显示，江苏路
日均车流量超过一
万辆次，足可见其
交通功能之强大。

然而，江苏路
在诞生之初仅是一
条小小的支马路。
今年恰逢江苏路
120周岁，它的变
迁成为近代上海城
市建设史上不可或
缺的一章。

“济贫救急”
与“春当秋赎”

腌笃鲜

历代统治者把典当视作
“济贫救急”的举措，故施行一
定的保护政策。

唐代规定当铺不能随便
变卖所当物品，若利息超过本
钱还不赎当才可报告当地政
府变卖。南宋建炎年间（1127—
1130年），朝廷下诏，凡开设典
当者，授以朝奉郎官衔，侪志
仕版，并蠲免捐税徭役。故社
会上对典当的管事、掌柜称为
“朝奉”。明朝《大律》规定：“凡
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每月收
利并不得过三分，年月虽多，
不过一本一利。”清代两江总
督曾国藩曾招商设典，将公款
投放典当，并饬令社会慈善公
益团体将基金存典生息，规定
此项存款的年息不超过一分。
张之洞督鄂时也规定过对典
质人收取的月息一般不超过
两分。

在商业发达地区，典当资
本大抵来源于经营茶、糖、药
等各业的商家。“顺大”“永大”
“久大”等典当行就是因经营
茶叶发迹的徽商开设的。上海
本地南汇人赵南石以卖草药
起家，获利数十万元，便在市
区和沿江等地投资开设“洽
昌”“源昌”等7家典当行。

在农村，典当行的资本大
多来自地主。徽州大地主汪守
祖在歙县、屯溪一带拥有大量
土地房屋，在上海开设了好几
家以“鸿”字为招牌的典当行，
如“鸿顺”“鸿兴”等，其中“鸿
兴”资本达50万银圆，在当时
的典当业中，规模是比较大
的。另外，还有官僚资本开设
的典当行。清末官僚伍廷芳曾
出资在泥城桥南开设“万济
当”，委托徽州人经营。还有以
贩卖毒品起家的暴发户、勾结
洋行入股典当的。

在城镇的当铺，当户以贫
苦农民居多，当赎时间一般是
“春当秋赎”，有一定的季节
性，但年终岁暮和青黄不接的
时候，当户也不少。农村中的
当物以衣服、小首饰、铜锡器
皿等生活用品类为主。上海近
郊农村也有以自织土布典质，
而一些棉粮商经纪人则典质
农产品，待粮价上涨时再赎回
销售，牟取厚利。

在市区人口集中地段，典
质的物品种类则有珍珠、翡
翠、玉器、钻石、古玩、书画及
各种衣服、用具等。典当对于
动产当物一般视物品的性
质、用途及保管手续等而分
为细软、粗硬等类，分别进行
估价，除纯金器照“值十当七
赔三”通例外，其余都按“值
十当五赔”。

（摘编自《上海金融志》）

■姚志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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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路原名忆定盘路，名字有些
奇特。其实是来自其英文名 Edin�
burghRoad，即苏格兰首府爱丁堡的
音译。作为越界筑路，它始筑于1906
年，北起白利南路（长宁路），南至海
格路（华山路），全长1649米。初为土
路，后铺设煤屑，再后来铺设沥青，路
幅12.19米，车行道8.41米，1943年更
名为江苏路。

和近代上海众多马路一样，忆定
盘路也是填浜筑路而成。它的路基还
截断了一条东西向的河道诸安浜，造
成诸安浜加速淤塞，成了死水臭浜。
1932年，忆定盘路以东的诸安浜被填
平筑路，取名东诸安浜路。尚存的西
段河道被当地百姓称作西诸安浜。
1953年也被填平筑路，取名宣化路。

20世纪初叶的忆定盘路四周，一
派田园风光。路东侧有诸安浜北岸的
盛家门，南岸的汪家弄、朱家厍；路西
侧有诸安浜南岸的孙家宅；路南段有
曹家堰、大吴家宅等村落宅第。村落
之外便是田野河浜。

忆定盘路出现4年后的1910年，
公共租界开辟了一条与之形成“十”
字交会的大西路（延安西路）；1911年
又开出一条与之“十”字交会的愚园
路，以及东侧与之“丁”字交会的开纳
路（武定西路）；1912年西侧开辟一条
与之“丁”字交会的吕西纳路（利西
路）。上述道路的相继出现，使这一区
域具备了房地产开发的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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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定盘路沿线最早出现的住宅
是1900年前后建造的海关税务司花
园住宅（今江苏路162弄3号），早于
忆定盘路的辟筑。可以想象，乡野中
冒出一幢洋房有多么突兀。

继而，1910年出现麦加利银行襄

理花园住宅（今江苏路796号，后于
1976年改建为上海房地局职工医
院）。1921年，月邨（今江苏路480弄，
22幢砖木混合结构的假三层连体别
墅，每幢 54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1880平方米）落成。

月邨里住过不少名人，如新闻界
前辈俞颂华（1893—1947，主编过《申
报月刊》，1937年4月赴陕北采访，受
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接见），
还有参加过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审判的法官杨寿林（1912—1991），他
在1946年东京审判中担任远东国际
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的秘书，历
时两年半、818次庭审，协助将东条英
机等7名甲级战犯判处绞刑。

忆定村（今江苏路495弄）比月
邨晚了好些年，建成于1934年。1992
年江苏路拓宽及邮电大楼建设，拆除
其中一半的别墅。因路幅向西拓的比

例大，路东侧的忆定村得以保全，仅
拆掉了住宅外沿街店面房子。

新式里弄还有1932年建成的中
央一村，由中央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建
造后，分给职员居住，同时也对外租
赁，简称“中一村”。中一村位于江苏
路西侧的江苏路46弄、54弄、62弄、
70弄和78弄内。著名画家唐云曾居
住46弄5号。

还有1936年建成的安定坊，即江
苏路284弄。弄内5号是一代翻译巨
匠傅雷的故居。

1917年，中西女塾从原西藏中路
汉口路校址迁入位于忆定盘路的新
校址。1922年新建女生宿舍楼（今五
一楼）；1930年改名中西女子中学；
1935年新建景莲堂（今五四楼）。上海
解放后，中西女中与圣玛利亚女校合
并成为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

当时在忆定盘路两侧，一些尚未
城市化的乡野上，难民来此搭草棚落
脚，出现棚户区。因此，忆定盘路四周
一度花园洋房、新式里弄、棚户旧里犬
牙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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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火升腾处，商业繁华地。
据《长宁区志》记载，宣统三年

（1911年），永康正记南货店率先在忆
定盘路464号开张。翌年，复涌源食品
店在654号开业。1926年，英商华洋德
律风公司在忆定盘路99号开出电话
交换所。同年，在今江苏路547号位置
开出同乐茶园，1943年改为同乐圣记
剧场，抗战胜利后改演越剧和沪剧。

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道路两

侧新式里弄和棚户弄堂的形成，店铺逐
渐增多，主要集中在愚园路至大西路段
的忆定盘路两侧。1934年开出人寿堂国
药号、永盛祥五金店（后改名第十四五
金店）。1936年，沿路有各类商店25家。
抗战全面爆发后，虹口、闸北一些厂家
商家业主为避战火，迁到忆定盘路两侧
开厂设店，逐渐形成街市。

上海解放初期，江苏路各类商业网
点增至百家，成为当时长宁境内六条商
业街之一的江苏路商业街。其中，让长
宁老市民至今难忘的还有老隆兴菜馆、

五龙池浴室。让擅缝纫的家庭主妇们忘
不掉的是申江纽扣特约经销部，当年许
多外区市民转乘几部公交车也要赶到
江苏路来挑选纽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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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年过古稀”的江苏路延伸
了，延伸出600米的江苏北路。延伸的
由头是苏州河曹杨路桥的兴建。

老上海都知晓，江苏路与长宁路交
会处的北端即是曹家渡。《法华乡志》
载：“曹家渡南岸有三官堂，北岸有长生
庵。”1928年，北岸的达丰染织厂杨杏堤
等人发起建桥，北岸各厂集资，上海特
别市工务局督造，1929年6月建成，称
曹家渡桥，俗称三官堂桥。该桥是木结
构车行桥。1937年被日军炸毁，后修复。
1949年3月，又增建西桥。西桥也是木
桥。原木桥称曹家渡东桥。两座木桥的
南岸连接的是万航渡路。

1978年，在原东桥（三官堂桥）桥址
动工兴建的曹杨路桥是预应力钢筋混
凝土连续梁，主孔跨径46米，主孔跨越
河道，两端边孔跨沿河道路，呈立交形。
连同接坡全桥总长323.8米，车行道宽
14米，两侧人行道各宽3米。南岸的万
航渡路从大桥的边孔里穿过，大桥接坡
连接江苏路。长宁区配合这一市政工
程，进行了江苏北路辟筑的动迁和建
设。1980年5月，江苏北路与曹杨路桥
一并建成通车。

曹杨路桥的通车，让原本要向西绕
道几公里从中山西路桥翻越到南岸的
车辆有了捷径，可直接穿越曹杨路桥进
入长宁境内，继而向南进入徐汇境内。
江苏路由此从支马路跃升为主干道。

通车没几年，车行道宽不足9米的江
苏路“短板”毕现，承受不了日趋密集的
车流。江苏路成为“西纵”的第一“瓶颈”。
1992年10月9日，江苏路拓宽工程全线
开工。路幅由12.19米拓至32米，车行道
由8.41米拓至26米，设双向八车道。

1993年9月25日，江苏路拓宽工程
举行通车典礼，1999年9月，延安高架
路全线贯通，同步建成江苏路延安西路
过街人行天桥。沿线的城市建设项目一
直持续到2009年12月轨交11号线（一
期）通车。

至此，江苏路沿线呈现出高层住宅
楼、高层商务楼、历史保护建筑和多层
售后公房错落的城市新貌。1992年之前
的江苏路旧貌已成档案里的影像。

位于江苏路284弄的安定坊5号傅雷旧居
图源：公众号“上海市长宁区图书馆”

江苏路资料图片 图源：公众号“上海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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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立之年，喜结良缘

吴石敲响柯家大宅宅门，绕过走
廊，来到一片颇具江南景色的私家花
园——澹园，在园中庭院拜见了闽籍大
儒——何振岱。初次见面，年长他27岁
的老师的风姿就留在他的脑海里——
高个子、八字须，戴着眼镜，说话语调缓
慢而很有顿挫，儒雅之气盈满周身。

之后，他成为澹园的常客，渐渐成
为何振岱的得意门生。

何振岱是同年冬应好友柯鸿年的
邀请，从上海举家来京的。这时何振岱
离开福建已近8年。从1922年秋起，福
建发生第二次闽粤战争，政局动荡不
安。何振岱虽然在福建文坛独树一帜，
但“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他几经
斟酌，决定避兵害，挈家离开福州。适值
好友柯鸿年正在上海创办呢织厂，无暇
教育子女，且笔墨事宜需人打理。在柯
鸿年看来，何振岱是再合适不过的人
选。由于缘分和时局的动荡，何振岱千
里迢迢来到上海，到柯鸿年府上司笔墨
兼教读其子女，过着悠闲的生活。1923年
初冬，为了扩大实业，柯鸿年先期到达北
京考察，并购置房产，决定举家入京。回
到上海，他向好友谈了自己的想法，真诚
邀请何振岱北游。念及北方多贤达之士、
文化昌明，何振岱很爽快地答应了老友
的盛邀。不久，携家人启程赴京，入住柯
家大院，继续教读柯家子女。

自从认了师傅，吴石常常到柯家澹
园拜访老师。在幽静的澹园，常常见到
师徒二人的身影，两人散步园中小径。
何振岱浸入骨子里的才华和文人气质
让吴石顶礼膜拜，何振岱成为对吴石人
生有重要影响的人；弟子的天赋和好记

性也让何振岱感到惊喜，弟子一天天的
进步让何振岱十分得意。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两人常相约像
历代文人雅士那样登孤山，游长城，赏
春花秋月、四时烟霞，鸟鸣山色，树影花
光，质朴浪漫，这一切何等雅兴！似乎世
间烦扰皆成过去。

吴石在何振岱身边不仅聆听他的
艺术主张，而且倾听他的人生主张。何
振岱告诉弟子：做官虽非他所愿，但对
廉洁勤政的官吏他会敬重，而对贪官也
会毫不留情。他常勉励弟子先器识而后
文艺，不仅要潜心学问，更重要的是先
学做人。先生的一个个主张，不断潜入
吴石的心窝。

何振岱与陈宝琛家世渊源深厚。在
京期间，经何振岱牵线，吴石再次见到
陈宝琛，与仰慕的末代“帝师”陈宝琛又
续了一段师生情缘，向他求教写诗画
松。据吴石之子介绍，其父画松技法师
承陈宝琛。

陈宝琛（1848—1935），福建福州
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不能回避的
人物。陈宝琛19岁中进士，20岁点翰
林，少年得志，评议朝政，以直言放谏闻
名天下，被人称为“清流党魁”，与张之

洞、张佩纶、宝廷一起被人称为“枢廷四
谏官”。光绪五年（1879年），力主出兵收
复沙俄所侵占之伊犁九城。后因甲申
（1884年）中法战争战事失利，1885年
慈禧太后以其“保举失当”为由将他降
官五级。他索性回到老家福建，赋闲近
25年。乡居期间，以“培人才，广教育”为
志，致力于地方教育事业，兴办大批新
式学堂，包括幼稚园、小学、中学、女校、
日语学校等，并仿照日本教育模式于
1907年创办福建优级师范学堂（今福建
师范大学前身），开启福建高等教育之
先河，几代闽省学子从此受惠。光绪三
十一年（1905年）奉派任闽路总理，亲历
南洋各地募股集资，于1910年建成厦
漳线嵩屿至漳州江东桥28公里长的一
段铁路，创福建铁路之始。

经陈宝琛、何振岱这样一些高人的
点拨，加上自己的悟性，吴石的诗歌创
作在短期内进步很快，画松的技法也日
见提高。

1935年3月5日凌晨，88岁的陈宝
琛在京逝世。其门生故旧多具挽章，这
些挽章当年曾誊写成册（未刊），今存福
建省图书馆。其中何振岱的挽联内容是
“一恸暮云垂，月断灵光空有泪；横流人

海急，魂归兜率岂忘怀”。
吴石则以“门下再晚生”名义送去挽

联，深情追悼自己的引路人。联称：
先君承香火再传，何期小子跻堂，曾

受推恩申矩矱
四海痛老成忽邈，岂但乡人思德，相

将洒涕满松榆
经族人介绍，1923年冬，即将步入而

立之年的吴石成为幸福的新郎，他的新娘
则是他的同乡王碧奎，王碧奎这一年20
岁。在家乡螺洲，吴石与王碧奎举办了一
场热闹的婚礼，喜结伉俪。双方年龄尽管
相差较大，但夫妻恩爱，携手人生。正如吴
石在狱中所写的遗书中指出：“余年廿九，
方与碧奎结婚，壮年气盛，家中事稍不当
意，便辞色俱厉。然余心地温厚，待碧奎亦
克尽夫道，碧奎既能忍受余之愤怒无怨
色，待余亦甚亲切。卅年夫妇，极见和睦。”

王碧奎早年接受新式的教育，贤淑温
厚。王碧奎自嫁入吴家后，自己的命运便
与夫君紧密联系在一起。王碧奎为吴家生
育六男二女，勤俭持家，照顾家庭。婚后，
随夫君赴日，照顾家人起居。1937年抗战
全面爆发，吴石为了家人安全，提前让妻
子一个人带着子女逃难，从上海、南京、武
汉，最后到达重庆。在重庆，经历了日机大
轰炸，一家人险些丧命于日机的狂轰滥
炸。之后，王碧奎带着家人匆匆逃离重庆，
与丈夫相会。

四年逃难生活中，她独担家务重担，
加上儿女多病，精疲力竭，心力交瘁。

去台后，没过几个月平静的日子，就
因丈夫出事受牵连，蹲了4个月监狱。当
她走出国民党保密局大牢的时候，双眼看
到的却是人去楼空，流离失所。

在此后的四十余年余生中，她常常生
活在对丈夫的追忆中。不难想象这该是怎
样一段美好的姻缘！

（九）

郑立 著

吴石 传


